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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會知道，也沒有人想知道，今年的春天原來是要過得如此驚心動魄

的。它的威力，在於它的突然、不尋常、難以控制及預防等特性，最重要的，是

它直接威脅或挑戰我們的生命，因此，有人以「戰爭」來形容身處當中的張力，

實不為過，最少我便有這種感覺。作為一個從未經歷過戰亂的香港人來說，這確

實是個難得卻不容易的體驗。 
 
 作為一個要與市民面對面接觸以提供臨床心理服務的公務員，和眾多身處其

他工作崗位的香港人一樣，打從淘大爆發疫症開始，我的工作地方便開始進入「作

戰」狀態，每天的情況不斷轉變，上司亦不斷調較我們可以或要做的事，緊張氣

氛每日上升。為要令我們所做的能真正對應市民的需要，所有的指令，或同事自

發想到可以做的事，均需在很短時間之內完成，否則便失卻原意。亦因如此，每

天的工作變得充滿意外或未知之素。那段日子，超過一半的受助者取消面談的約

會，騰出來的時間便用在每天的簡佈會及之後的應變工作上，那種混亂與失控，

在我的專業經驗上是陌生的。然而，不安、焦慮的情況並不局限在工作環境中，

還有更多的，其實是來自對疫症不知所帶來的恐懼、對它每天以倍數上升的凌厲

走勢的震懾、對自身、親人安危的憂慮、對受災者的悲憫、以及隨這一切而來對

生命的無助感。突然間，我們恍然發覺，災難已在身旁，沒有人再可以獨善其身，

或隔岸觀火。我想，對大部份習慣由自己操控生活的香港人來說，經歷期間的張

力，絕非易事。 
 
 執筆之日，疫症高峰期已過，大家亦有稍為喘息的空間，我不知有多少人會

回望及反思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又或者反問發現或認識了自己有多少。我很記

得，那段日子，其中一項挑戰，是要進入淘大，協助其他部門及本署社工執行搬

遷居民的安排，以及在隨之而來的隔離營生涯中，數次進入營舍協助社工及民安

隊安頓居民情緒，當中感受最深的，是既擔心同事的安全，又想幫一把忙，以減

輕自己的不安及無助感覺；但同時又非常擔心是否懂得保護自己，當中的兩難是

我未經歷過的，因從來都覺得自己是在「大後方」工作及生活，縱使以前面對災

難事故，如嘉利大火、華航空難，我們在參予其中時，自身安全從沒受到威脅，

故挺身而出、感同身受是很容易，亦很有滿足感。 但當今次涉及那可能要因服

務別人而付上生命的代價時，這些挑戰便來得異常沈重，它迫使我反思人生投放

資源的選取準則，因為「照顧者」只是我作為一個人的眾多身份之一，我應如何

為此定位？ 
 

在剛過去的數月，社會上普遍對因對抗「非典型肺炎」而殉職的人士給予英

雄式的肯定，我對這些回應亳不置疑。我只是想﹕死者已矣，但倘若他們有機會



為自己說話的話，他們對於自已成為社會的英雄又會有何感受呢？當他們目睹至

愛為他們的離去而傷心欲絕時，會否更加百般滋味在心頭？作為一個從事助人工

作的小市民，我只知道，我絕對不想做「英雄」，更加沒興趣「因公殉職」﹔然

而，作為一個人，我亦知道，當我身處其中，其實可以選擇的並不太多，除了因

要對自已生命負責而要盡力保護自已之外，生命中總會有些聲音驅使人去做一些

你覺得需要做的事，或對週遭環境的訴求作出回應。或許，這正是人之可以成為

「萬物之靈」的原因吧！ 


